
统计学家许宝騄与昆曲 

未铭 


在北大数学系的历史名人中，许宝騄 （1910-1970) 是 
名声显赫的一位。他1910年出生于北京，原籍浙江杭州， 
祖父曾任苏州知府，父亲曾任两浙盐运使，系名门世家。兄 
弟姊妹共7人，他最幼 I 其兄许宝驹、许宝骏均为专家，姐 
夫俞平伯是著名的文学家。 

许宝騄获得清华大学数学学士，伦敦大学博士。1947 
年前曾在西南联合大学和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任教，之后一 
直是北大数学系教授。钟开莱、主 -仁、 徐利治等均是他的 
学生。他是中国概率论、数理统计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的先驱 
在 内曼一 皮尔逊理论、参数估计理论、多元分析、极限理论 


等方面取得卓越成就，是多元统计分析学科的开拓者之一。 
他于 19 48年和华罗庚、陈省身一起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的第 
一批数学院士。 

今年9月3日，北京大学为数学学院许宝騄教授举行 
100周年诞辰纪念会。这不由使我想起一段在燕园流 传甚广 
但是未经证实的爱情故事。故事原版大致 如下： 话说上个 
世纪20年代 g 位青年才俊 i 是风华 g 茂之年，一位是学 
习经济学的，一位是学习物理学的 _ 位是学习统计学的， 
_：相是好朋友，当时经常把臂同游，正准备出国留学。他们 
同时结识了一位娇小玲珑恬静优雅的妙龄女郎，姓王 v 更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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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代数学大师许宝騄 


巧合的是，_人都喜欢±了她，想得到她的芳心。这位女郎 
见三人才貌品德学业均为优秀，无分上下，不好决断。于是 
说，你们出国留学，谁先取得学位归来，我就嫁给谁。结果 
^人均出国留学，取得优异成绩，成为本专业领域的翘楚。 
其中一位物理学家和#女士同结百年之好。另外两位终身未 
婚。还$5个版本是，王女士其实一开始就看上了那位物理‘: 
学家，但是不好意思伤_另外两位才俊，只好有此一说。 

这三位当时的青年才俊，一位是我国著名物 i 学家周 
培源教授（原北京大学校长），另外_位是我国著名经济学 
家陈岱孙教授（原北京大学经济系主任），第三位就是今天 
我们要纪念的著名数学家许宝騄教授。 

许宝騄不仅是一位成果卓著的数学家，还是一位有很 
高造诣的昆曲爱好者。受家庭熏陶，他精善音律，爱好昆曲， 
:工昆 旦兼习小生。1935年初，与姐夫俞平伯^组清华谷音社， 
是主要成员。解放后，在教学科研之余，经常参加老君堂俞 
宅昆曲清唱和北京昆曲研习社活动。下面是1941年作家老 
舍记载当吏抗战时期$昆明生活的《滇行短 记〗〉 中的 一段： 
“住在锭花巷的，还有郑毅生先生，汤老先生（注： 

即汤用彤先生，著名哲学家），袁家骅先生，许宝騄先生， 


郁泰然先生。 

毅生先生是历史家，我不敢对他谈历史，只能说些笑' 
话，汤老先生是哲学家，精通佛学，我偷偷地读他的晋魏 
六朝佛教史，没有看懂，因而也就没敢向他老人家请教。 
家骅先生在西南联大教授英国文学，一天到晚读书，我不 
敢多打扰他，只在他泡好了茶的时候，搭讪着进去喝一碗， 
赶紧告退。他的夫人钱晋华女士常来看我。到吃饭的时候 
每每是大家一同出去吃价钱最便宜的小馆。宝騄先生是统 
计学家，年轻，瘦瘦的，聪明绝顶。我最不会算术，而他 
成天的画方程式。他在英国留学毕业后，即留校教书，我想， 
他的方程式必定画得不错！假若他除了统计学，别无所知， 
我只好闭口无言，全没办法。可是，他还会唱三百多出昆曲 t 
在昆曲上，他是罗莘田先生与钱晋华女士的‘老师，。罗 
先生学昆曲，是要看看制曲与配乐的关系，属于那声的字 
容或有一定的谱法，虽腔调万变，而不难找出个作谱的原则 f 
钱女士学昆曲，因为她是个音乐家。我本来学过几句昆曲， 

到这里也想再学一点。可是，不知怎的一天一天的度过去， 
天天说拍曲，天天一拍也未拍，只好与许先生约定：到抗 
战胜利后，一同回北平去学：不但学，「而且要彩唱！郁先 
生在许多别的本事而外，还会烹调。当他有工夫的时候， 
便作一二样小菜，沽四两市酒，请我喝两杯。这样，靛花 
巷的学者们的生活，并不寂寞。当他们用功的时候，我就 
老鼠似的藏在一个小角落里读书或打盹；等他们离开书本 
的时候，我也就跟着‘活跃，起来。” 

根据老舍的回忆，连专门的音乐家都向许宝騄先生请 
教，可知他的昆曲的水平是相当专业了。 



老舍 （ 1 899-1966) 对许宝緑先生的昆曲 
水平极为赞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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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学院故事之钟家庆与蹬三轮的 

萨苏 


钟家庆研究员和萨爹曾是课题搭档。钟为人侠义正直< 
敢说敢为而又懂得办_的方式方法 ，/在 和上上下下相处时锋 
芒毕露而又游刃有余，是知识分子中少有的活跃人物。 
问还不错，.但寡言少语，一开口就和邓小平同志叫板的萨爹 
搭档，，正可以弥补他的缺点。 

钟性格上的优点不仅表现在社会活动中，而且在对待 
朋友上也有两肋插刀的豪迈，这一点他有本钱，钟的手巧， 
身体也好，体格强健，而且他很愿意帮朋友作体 
力活。 

这在今天想想觉得不可思议，可是我小时候 
就是看着这些所谓的数学于体力活，很平 
常，比如龙瑞麟先生;经常要趴在那儿给儿子的 
自行车补带 t 他的手艺之好，以至于我家的 P 亍 
车出了毛病，也要麻烦他。忽然想起，龙先生的 
小儿子龙川，现在也在美国读完数学博士学位了， 

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他头发灰白的父亲猫着腰给 
他修自行车的样子。 

张广厚先生去取牛奶章兆旨先生借房子接 
待外宾，这都是真实的事情，我亲眼看着的，所 
以我始终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充满信任。 

不说这个话题了，容易伤感，说钟家庆先生吧。 

文革期间，萨爹在东四盖小 f 房，数学所里 
支援他几根大木材，每根都海碗口粗，两丈多长， 

这可怎么往回送？ 

钟先生说，没问题，咱俩送吧。 

于是这哥儿俩就在自行车后架予_右各绑一 
根大木头，仿佛两根旗杆，钟先生打头，萨爹殿后， 

威风凛凛地出发了，那时候北 I 还没有那样多的 
电线和汽车，就这样居然花了两个钟头，从中关 
村骑到了东四…… 

我记得钟先生，并且感激他，其中有自己的 
原因。 

中学的时候，萨爹不在国内，萨过马路不 
小心，和北京市公共汽车中最大的332路来了个 
$密接触，直接进了车底。彳萨这个故事至今是 
北京人大附中进行安全教育的经典案例。） 

出# f .， 数学所的同仁们仗义相助，龙瑞麟 
先生的关人高老师千脆搬过来住，陪着萨娘照顾 
萨这个惹祸精。那时候来了不少应该记住的人物， 


比如，。大冬天的有夂天来了^位先生，身穿极精神的一身西 
服，在寒风中泰然自若，后来随0—问，原来是我国第一位 
赫哲族的大学生，数学家毕大川！大概他们老家黑龙江.零下> 
马士度的气温对他很平常，北声的冬天，只能算是“凉快” P 巴。、 
从医院把我送回<家，汽车开到数学所平房前面，因为 
有一片小松树林，过不去了，大夫说怎么办？要不弄个担 
架？ 


著名数学家钟家庆的雕塑。屹立在其母校校园里^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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